回顧與展望

剛才淑真講：這次我要帶大家「打話頭七」。其實這是以訛傳訛的結果，因為我從來都未準備要帶話頭七。

事實上，我反省：年輕時，還比較積極地要講課、弘法、帶禪修。而今年紀大了，愈來愈無心了，也就一切隨緣了。尤其，我最近一年來，大部分時間都在作整理文字稿的工作，沒有更多的時間去閱讀，沒有更多的心力去做思考。所以，這次禪修活動，其實很想說：「你們自己打打就行了！」若真如此，很多人將大失所望，所以還是勉為其難地進禪堂了。

至於怎麼帶禪修呢？講白一點，乃「陪公子打坐」爾！為什麼得陪呢？因為有很多人，若法師不進禪堂，自己就坐不安穩，甚至坐不下去了。而有法師在場，大家便比較起勁些；就算裝模作樣，也得裝一下。簡言之，我並不是很有心要來帶這禪七，更非已確認要帶話頭七。

1.云何請我帶「話頭七」？

事實上，我對中國禪的「參話頭」，不見得很認同。為什麼不認同呢？因為中國禪，常要我們去參一個跟自己「全不相干」的問題。於是或參不下去，或漸嚼出一點滋味時，禪七大概就已近尾聲了。而回家後，就一切還給它了！

a.為何參「什麼是無？」

無疑情而欲裝作有疑情？

無疑情而欲逼出有疑情？

如不管疑情，而專心念持，卻成修定爾！

比如各位都知道，目前在某大道場常參的話頭，乃「什麼是無？」其實，這個問題根本就是無中生有的，那有人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呢？不只是無中生有，更且是莫名其妙。因為若連這個問題是什麼意思都搞不清楚，就一直問，豈不荒謬嗎？所以，要在既不相干、又莫名其妙的話頭裡產生疑情，根本是很困難的！

很多人打到最後，竟感覺「祖師堂快要變成杜鵑窩了！」為什麼呢？因為無疑情而欲裝作有疑情，無疑情而欲逼出有疑情，所以這個禪堂就得陷入瘋瘋癲癲、神哭鬼號的狀態中。

到最後不管疑情的有無，就專心去念這個話頭吧！念到最後，好的話，能進入「一心不亂」的境界中。然一心不亂，卻是修定而非參話頭也！如果要修定，則數息可以修定，念佛也可以修定，幹嘛去念「什麼是無」才能修定呢？

所以 49天的話頭七打下來，聽說有人已證得「統一心」的境界。我聽了，只能嗤之以鼻地說：「參成統一心，又是什麼境界呢？」因為真正的參話頭，要從疑情，參成疑團，才有見性的可能。如果進入統一心了，還會有什麼疑情呢？所以，用這樣的方式參話頭，不只是隔靴搔癢，簡直是魚目混珠爾！
從歷史上看此話頭，乃是從參「狗子有無佛性？」而來。

既不能答有，亦不能答無；乃兩難的問法也。

今只取無，早落入一邊矣！

如果從禪宗史來看這個話頭，其實是從參「狗子有無佛性？」而來的。既謂「眾生都有佛性」，狗當然也有佛性，這根本沒什麼好問的。但有人會疑惑：「既都有佛性，為什麼又變成狗了呢？」其實有佛性，就不能變成狗嗎？

所以對很多人來講，這「狗子有無佛性？」乃是「兩難」的問法。因為既不能答有，也不能答無。我們知道：禪宗的祖師常習用這種兩難的問題，去考學人，讓他無法思考，而卡在那邊。卡在那邊就無法打妄想了，這樣時間久了，心就能愈來愈定。待心定後，可能會從定心中，而浮現自己的疑情。

所以，本是個「兩難」的問題：既不能答有，也不能答無。但為何會演變成參「什麼是無？」我就覺得很奇怪了！因為只取無，早落入一邊矣！ 

其實癥結不在有無，而在「什麼是佛性？」

如今變成參「什麼是無？」，其實是一件很荒唐的事。

事實上，如就「狗子有無佛性？」這個問題來看，其癥結不在答有，或答無，而是你真懂得「什麼是佛性嗎？」如真懂得，就不會有「既都有佛性，為什麼又變成狗」的疑惑了。

然很多人的思考方式，卻非如此。「眾生皆有佛性」這句話，連聽了十次、廿次、上百次，就以為自己已懂得「什麼是佛性」，其實還根本不懂哩！所以，重點不在答有，或答無。而在於：「何以眾生皆有佛性？」

因此，從「狗子有無佛性？」到變成參「什麼是無？」，不是件很荒唐的事嗎？而這荒唐事，竟在祖師堂裡連延千年之久，豈不令佛祖欲哭無淚？ 

b.為何參「祖師西來意？」
為何不問：自己的意？

自己意下為何？其癥結也在「什麼是佛性？」爾。

同樣，在禪宗的話頭裡，還有參「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我記得於公案中，倒有個祖師反問學人道：「為何問祖師西來意？何不先問：自己意下為何？自己的意都搞不清楚。那更問：祖師西來意呢？」說白一點，就是因為不懂自己意下為何？所以，才得勞駕祖師西來嘛！所以重點還在於瞭解自己意下為何。 
那自己意下為何呢？說到最後，不管是好意、善意，俗意、道意，都是從「佛性」中開展出來的。所以終究還是回歸到「什麼是佛性？」也！

c.小結
因此我對中國禪常去參一個全不相干的話頭，一向不認同。當然在歷史上，不能否認是有人參出來了，也得到一些悟境。但是，對我們現代人來講，就更不可能了。因為現代人根本沒耐性，不願花個三、五年，八年、十年，去嚼個死話頭。而且過去的禪眾，能經年累月地住在禪堂裡，他們的心思很單純。而我們今天，都忙得頭昏目眩的，怎可能參出什麼好結果呢？ 

2.故我常說：要參自己的問題，要參自己的疑情！

然很多人卻謂：了無問題與疑情。

無問題與疑情，則你是為何來學佛，為何來修行的呢？

所以對於參禪法門，我常說：「我們要參自己的問題，要參自己的疑情！」然而有很多人卻坦率地告訴我：「我沒有疑情，也不覺得有什麼問題！」如果沒有問題、沒有疑情，就來學佛；這也是件很荒唐的事！為什麼呢？因為如果你真的沒有問題、沒有疑情，應該已是大悟徹底了，還要學什麼呢？

事實上，我們既不可能沒問題，更不可能沒疑情。否則，我們也不用學佛、修行了。因此，下面我們還得回歸到：就是我們雖口口聲聲要修行，那到底何謂「修行」呢？

3.何謂修行？

修治、調理我們的行為─身、口、意。

為何需修治、調理？因為它有缺陷！

故從發覺有缺陷，進而去改善它，即是修行也。

這問題，於上次的禪修中已講過：何謂「修行」？就是修治、調理我們的行為。而行為乃包括身、口、意三業。至於為何要修理它呢？因為它有缺陷。

因為覺得生活有困苦、覺得生命有缺陷，所以要去改善它。這要去改善它，就是修行的起點；這是最廣義的「修行」。就這定義而言，每個人都在修行；只是用的方法不同、效果有差異爾！

a.云何聽經、誦經是修行？
既作為反省的依據，也作為改進的參考。

或問：「那聽經、誦經算是修行嗎？」就大部分人而言，聽經、誦經不算修行！為什麼呢？因為如只是一誦再誦，卻對心地法門沒有任何實質的改善。我不認為這算修行。

那我們為什麼要聽經、誦經呢？如剛才所講：「從發覺有缺陷，進而去改善它。」有人要反省，還不知當從何反省起！所以要有一個對照的標準。而在聽經、聞法的過程中，我們就能確認對照的標準。用此標準，來反省自己的行為是否有偏差；就像工程師一樣，拿出量規一量，物品或太長、或太短，就很容易確認矣！

聽經，最初是作為反省的根據，其次也作為改進的參考。有些人雖知有毛病，卻不知當如何改進。在佛經裡，即能提供很多改進的方法。

果能如此聽經、誦經，才算是修行。否則只一誦再誦，對我們心智的提昇無多裨益，卻說誦經是修行，誦經有功德；這只是神話，而非佛道。

b.云何念佛、禪坐為修行？
從定發慧也。

或再問：「那為何禪坐、念佛是修行呢？」因為我們要反省，至少要在頭腦清楚，心平氣和時才能反省。在心裡非常動盪時，在情緒非常偏端下，是無法作客觀的反省。故以念佛、禪坐，來安撫動盪的心思，來調理偏端的情緒。而作為反省的根據，作為改進的參考。這即所謂「從定發慧」也。

如今很多人都把手段當目的了，聽法、誦經只是手段，能改變我們的生活，提昇我們的心智，這才是目的。同樣，念佛、禪坐也是手段，而非目的。

所以，雖希望大家能參自己的疑情，但很多人卻不覺得有疑情。此乃為不能從反省中，發覺自己生活的問題，發覺自己生命的問題。

c.簡單講：修行，即是回顧與展望也。
所以今天主要講的，就是「回顧與展望」；以此作為修行的起點，甚至是參禪的起點。
4.回顧與展望

每天作回顧與展望

一定要先發覺到我們有問題，進而才能去改善它。所以修行並非那麼遙遠─因為有的人，能每天都在作回顧與展望。像《論語》上有：曾子曰：「吾日三省吾身：為人謀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傳不習乎？」這是曾子每天作的反省。

以我個人的習慣，也會在每天睡覺前，作一番回顧與展望：今天已做了什麼？明天還要做什麼？甚至明朝清晨起來還得複習一下。雖然，我的事情不會很複雜。但有規劃跟沒規劃效果還是差很多。有規規劃者，按部就班，井然有序。沒規規劃者，心隨境轉，雜亂無章。這是每天作的回顧與展望。

每事作回顧與展望

也有人是針對每件事作回顧與展望。所以在佛教裡，常說要「迴向」；然當如何「迴向」呢？所謂迴向者，乃回到修行的方向、回到正法的方向。故不只是於事後當迴向，且更要在事先、事中都得盡心去迴向。何以故？因事前就得以「正見、正思惟」來判定這事該不該做？在事情當中也要不斷地檢討與改進。最後，於終結時再做個總檢討。這是每事作回顧與展望也。

每月、每年作回顧與展望

也有的人是每個月做回顧與展望。有些公司，或是在月底，或是在月初，都會開幹部會議，以作為當月的回顧與展望。當然也有的，是作每年的回顧與展望。

作終生的回顧與展望

以上日月的回顧，為區間小、視野窄，故就修行而言，效益不大也。然還有一種更重要的，就是做一生的回顧與展望。比如我現在已五十幾歲了，把過去的生命歷程，先作一番鳥瞰，然後再規劃未來當怎麼去調理。當然，有辦法做終生的回顧與展望，基本上要先具備提綱挈領的功夫，不然若只在芝蔴小事上打轉，終究檢討不出所以然來。

所以修行並沒有那麼遙遠、那麼神祕。就是不斷地對我們的過去做回顧，對未來作規劃與展望也。 

竹科每年於年底打七，意義非凡也

因此，我去年就提到：竹科禪修園於每年年底做禪修活動，其實是很有意義的。因為這既可於年底做一些回顧。也可同時規劃明年要怎麼上進。

5.從四聖諦看修行

如果我們把這–回顧與展望，匯歸到佛法的名相，則可對應於「四聖諦」的修行法門。我想各位都知道，「四聖諦」乃苦、集、滅、道。

苦：於生活中、回顧中發現問題。

苦是什麼？是在生活中發現問題；或在回顧中發現缺陷。這便是「苦」的本質。

集：去探究原因

集者，單發現有問題、有缺陷還不夠，還要進一步去探究它的原因。能把根本的原因找出來，這才稱為「集」。

道：尋思對策，進而去調理它

就修行次第而言，在苦、集後，應該是「道」。因為將原因找出來後，得去尋思對策，實行改善的辦法。

如以一個人生病作比喻：苦是生病了，集就是診出病因，道就是去做治療─不管是針灸、吃藥、氣功…等任何方法，就是得去對治它也。

滅：問題消失

到最後「滅」，是指症狀消失了，或問題處理掉了。

小結

苦集滅道，有些人說它是小乘法；其實它是一切世間、出世間處理問題共通的大原則。不只佛法是這麼處理的，就是世間的問題，如家庭的問題、公司的問題，都應用這樣的心態、這樣的次第，去面對處理。

所以，從四聖諦去看佛法，四聖諦卻非聲聞乘，而是緣覺乘─得自己去承擔面對，自己去探討原因，自己去尋求對策，自己去解決問題。

6.從四聖諦看四它

如果從四聖諦，再去看某大道場講的「四它」，就很有對照意義了。
a.面對它：一個有智慧者，當事先檢點，事先防範；而非待事情扯大了，才去面對。

事實上，如就面對它而言，我覺得一個有智慧者，不是等事情發生了，再去面對它。因為如果待事情扯大了，再去面對時，往往已難收拾矣！

因很多事情的發生，其實都有跡象可尋。所以，一個聰明者、敏銳者，要在事情初現徵兆時，就去發現它、就去處理它，這才輕鬆容易。

所以，只是講面對它，其實是不夠的。要經常作檢點、經常做防範，才能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。
b.接受它：為不能接受才成為問題嘛！既接受了，何必再處理呢？


故當是參究它─去探究真正的原因、根本的原因。

從面對它，再講接受它，就有點奇怪！為什麼呢？就是因為不能接受，才成為問題嘛！如果已接受了，就不是問題。既不是問題，也就不用再去處理了。

如以「四聖諦」的次第來看，第二個不是接受它，而是要去參究它，能把根本的原因找出來，才有辦法作下階段的處理它。

c.處理它：參究它後，高明者乃能勘破它。


於是既勘破者，即不必再處理也。


既去探究它，到最後在禪法裡卻是能「勘破它」─把問題看穿了。因為，如就禪法而言，所有的問題都是假的。我們把它當作真的，這才是問題之所在。如果真看穿了，其實根本就沒有問題。

所以，在真正勘破當下，其實已不用再處理了。因為在勘破當下，就已放下了、就已了脫矣！在《覺圓經》裡有段話，可做證明：『善男子，知幻即離，不作方便；離幻即覺，亦無漸次。』

意思是：一個人真正覺悟到，一切相都是虛幻的；則在覺悟當下，心就已放下而遠離了。所以，不需要再作方便去處理它。既不作方便，還有什麼漸次可言呢？


以不必再處理故；謂之所作已辦也。


其次，若需處理者，以修行而言，是內銷而非外延也。

所以，在原始佛教裡常謂「所作已辦」，我們到什麼時候，才能「所作已辦」呢？如以為：把想做的事都辦了，才叫做「所作已辦」。則我敢擔保：你不只這輩子辦不了，就算生生世世也辦不了。為什麼呢？沒有真正勘破也。

所以，一個愈有修行的人，當愈悠閒與自在。如果愈修行愈忙碌，那表示你的知見和修行法門，一定是有問題的。

d.放下它：以勘破，不必再處理故；即已放下矣！


以內銷故，乃漸放下矣！

所以第四個的放下它，真正勘破的人當下就已放下了。那如果已勘破，卻沒辦法完全放下，是否需要再處理？以修行而言，當處理的是「內銷」，而非「外延」。

內銷者，即消除掉內在的習氣與業障，當消除後，即能證得「所作已辦」也。所以不必高唱你有什麼悲願，那都是外延法，都是世間法爾！

以上乃就佛法的修行而言，至於世間法的部分，則還需要做一些處理；但這不是我今天要講的重點。

7.先修定，再作回顧與展望

事實上, 參話頭的法門，乃隱含於回顧與展望中。

何以故？小問題用思惟，即可解了。

大問題即得慢慢參究了。

所以基本上，我是不可能帶「話頭七」的。因為各位還未有自己的疑情，這怎麼參禪呢？難道我還得丟個「死話頭」，讓你去如嚼雞肋嗎？因此，只能建議：不管是在生活當中，還是在修行的過程中，都得不斷地作回顧與展望。

但我也不建議你：現在就開始作回顧與展望。因為現在各位心還在動盪之中，如果就作回顧與展望，那跟一般人的效果沒什麼差別。當然，觀念有些不一樣；但若心還非常動盪、非常混濁，仍是不切時宜！

故前階段還是先用修定法門，或單純地數息，或單純地念佛。讓我們心裡的塵垢，能慢慢平靜下來。待塵垢沉澱、涇渭分明時，再來作回顧與展望。

事實上，在回顧與展望的前提中，已包含著參禪法門。因為在回顧中，發現有問題，就得去面對處理。問題小，大概用想的就可以處理掉了。如問題大，就得慢慢參，直參到水落石出，才能真正解決。

因此，這回顧與展望的修行方式，其實更貼切我們的現實生活。但在作回顧與展望前，必先具足兩個條件：一者、先有佛法的知見，以作為評鑑的標準，作為改進的參考；二者、要有修定的基礎，待我們的心比較平靜了，才適合作回顧與展望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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